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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研究　

生态翻译学语境下的翻译改写及其理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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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翻译改写是基于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的一种策略选择，旨在更忠实地呈现源语的文化特质同时又能保持译

语的流畅。生态翻译学及其“三维”原则对此颇具解释力，并赋予翻译改写以理据。语言维的改写，旨在以目的语读者

为中心“对语言形式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以力求译文的可接受性。文化维的翻译改写，旨在以目的语文化为主导更

多地“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和阐释”，以努力实现英汉语言文化信息的动态对等。交际维的改写，旨在格外“关注双

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以提高“整合适应选择度”并忠实再现源语的功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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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７卷 唐祥金：生态翻译学语境下的翻译改写及其理据

作为一门综合和多元的交叉学科，生态翻译学是基于生态理性、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和描

述的整体性研究，属于一个“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研究领域和生态范式。翻译改写正是基于特定的翻

译生态环境的一种策略选择，尤其需要“多维度的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１］。对此，生态翻译学及

其“三维”原则颇具解释力，并赋予改写以理据。

一　翻译改写及其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维的改写，旨在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对语言形式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以力求译文的可接

受性。例如，俗语“打铁还需自身硬”，极富文化蕴涵，又贴近百姓心理，并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

的方方面面。对此，英国广播公司（简称 ＢＢＣ）英译成“Ｔｈｅｍｅｔａｌｉｔｓｅｌｆｍｕｓｔｂｅｈａｒｄｔｏｂｅｔｕｒｎｅｄｉｎｔｏｉ
ｒｏｎ”，意思是“金属自身必须坚硬才能煅造成铁器”。英国《每日电讯报》（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将其英译
为“Ｔｏｆｏｒｇｅｉｒｏｎ，ｙｏｕｎｅｅｄａｓｔｒｏｎｇｈａｍｍｅｒ”，意思是“打铁的锤子要强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Ｃａｂｌｅ
Ｎｅｗ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缩写成ＣＮＮ）将其译成“Ｔｏｆｏｒｇｅｉｒｏｎ，ｏｎｅｍｕｓｔｂｅｓｔｒｏｎｇ”，强调的是“打铁的人必须体质
强壮。”根据特定的语境，新华社（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ｗｓＡｇｅｎｃｙ）在对外宣传中则干脆绕开了“打铁”的字面意义
和形象说法，单刀直入将其引申含义浅显易懂地改译成“Ｔｏａｄｄｒｅｓｓｔｈｅｓ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ｗｅｍｕｓｔｆｉｒｓｔｏｆａｌ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ｈｏｎｏｒａｂｌｙ”，即“要解决这些（腐败等）问题，自己首先得身正”，从而让英美读者一下子
就能领会个中的喻义，生动地传递出反腐的决心和正人先正己的底气。

与此有异曲同工之效的，是对另一个文化内涵词“不折腾”的英译改写，实质上是语言层面上的一

次适应性选择的过程。究其实质，“不折腾”的真正含义，是多一些为民和务实之举而少一些内耗和折

腾，即“Ｎｏ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之义。英美等国的媒体相应的英译包括ｄｏｎ’ｔｓｗａｙｂａｃｋ
ａｎｄｆｏｒｔｈ（别重复）、ｄｏｎ’ｔｆｌｉｐｆｌｏｐ（不要翻来覆去）、ｄｏｎ’ｔｄｉｔｈｅｒｉｎｇ（不迟疑）和ｄｏｎ’ｔｇｅｔｓｉｄｅｔｒａｃｋｅｄ（别
走岔路）等，但大浪淘沙之后最终还是被改译成“ＮｏＺＴｕｒｎ”。这是基于翻译生态环境下的优化选择，是
将改写置于生态学语境下的一次解读，因而更具阐释力。“ＮｏＺＴｕｒｎ”在读音和构成上，形似于西方人
所熟知的交通警示语“ＮｏＵＴｕｒｎ”，在语义上神似于高速公路上忽左忽右行驶、甚至还随意“乱调头”的
情形，让人一看就懂并能唤起读者去思考、去感受、去行动，其深层的交际意图和作为“号召型”文本

（ｖｏｃａｔｉｖｅｔｅｘｔ）的“感召”和“呼唤”的语义功能，瞬间得以最有效的实现［２］。

如此这般地潜心改写，其初衷就在于目的语读者的需求始终是第一位的（ｔａｒｇｅｔ－ｒｅａｄｅｒ－ｃｅｎ
ｔｅｒｅｄ），因此更应尊重和遵循目的语国家的语言特点和交际习惯，以忠实地再现源语的功能意义。例
如，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９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官方英译为“Ｃｈｉｎａ（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Ｐｉｌｏｔ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Ｚｏｎｅ”而非“Ｃｈｉｎａ（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Ｐｉｌｏｔ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ｒｅａ”，正基于此。透过“Ｃｈｉｎａ（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Ｐｉｌｏｔ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Ｚｏｎｅ”所传递给全世界的，是在该试验区所辖的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
区和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共２８．７８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享有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运输自由、金融自由
等，进入或出去该试验区就是进关或出关。而“Ｃｈｉｎａ（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Ｐｉｌｏｔ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ｒｅａ”，则不囿于某一个
国家的一个特定区域，而是多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彼此享有关税或其他方面的贸易优惠政策，在项目内容

上也没有那么多的“自由”。目前还在谈判中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Ｋｏｒｅａ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
Ａｒｅａ）就是如此，三国间的商贸活动必须遵循协议所设立的的自由贸易协定（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缩写
成ＦＴＡ）。可见，这两者虽一词之差，但语义内涵却有天壤之别，不可随意替换或改写。相对而言，“Ｃｈｉ
ｎａ（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Ｐｉｌｏｔ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Ｚｏｎｅ”更精当地阐明：该试验区是中国政府在上海新设的区域性经济特
区，着眼于全国发展、着眼于全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人名的英译也是如此，应尽可能贴近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这方面，英国汉学家霍克斯（Ｄａｖｉｄ
Ｈａｗｋｓ）堪称楷模。为了心无旁骛地专注于《红楼梦》的英译，他毅然辞去了牛津大学中文系主任和教授
的教职。起先他把人名“林黛玉”意译为“ＢｌａｃｋＪａｄｅ”，即“黑色的玉”，及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４卷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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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正式面世时，还是予以改写并直译成“ＬｉｎＤａｉｙｕ”。还有很多其他人物的姓名，也都同样地用
汉语拼音予以直译，比如“宝玉”和“宝二爷”英译成“Ｂａｏｙｕ”、“凤姐”和“凤辣子”英译成“Ｘｉｆｅｎｇ”。作
为中国古典文学代表作，《红楼梦》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西方人来说属于全新的舶来品。人名“Ｌｉｎ
Ｄａｉｙｕ”、“Ｂａｏｙｕ”和“Ｘｉｆｅｎｇ”等，似乎更是一堆陌生而且无序的字母组合，甚至还影响英美读者持续阅读
的兴趣。出于这一顾虑，霍克斯又特意在每卷目录之后相应地附上了人名的拼写说明，并用国际音标系

统地给汉语人名的拼音进行注音和阐释。《红楼梦》４卷英译本，霍克斯本人翻译了前３卷共８０回，其
女婿汉学家闵福德（ＪｏｈｎＭｉｎｆｏｒｄ）翻译了第４卷后４０回。他们通篇都是这样地字斟句酌，特别用心地
选用地道的英语和满是“英国味”的句式来改写，还借用拉丁语、希腊语、法语、意大利语等来翻译佛教

和道教中人的法号、节日、器皿、地名等。凡此种种，都是基于生态理性的适应性改写和选择性调整，以

力求译文的忠实性和可读性。

不仅是汉语人名的英译，英文人名的汉译也同样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心理，从而努力实现深层

语言文化信息的有效阐释。例如，“Ｋｉｎｇ”原本是个内涵丰富的英文人名，可被音译成“金”之后，其感情
色彩和联想意义随之就黯然缺失了。因为英美本族语的读者一瞥见“Ｋｉｎｇ”，就可能联想起民权领袖
“ＭａｒｔｉｎＬｕｔｈｅｒＫｉｎｇ”和影片《雌雄莫辨》（Ｖｉｃｔｏｒ／Ｖｉｃｔｏｒｉａ）里的黑社会头目“ＫｉｎｇＭａｒｃｈａｎｄ”等形象，再加
上“Ｋｉｎｇ”本身就有“国王”之义，所以译成“金”对不太熟悉英美文化的中国读者来说，男子汉的寓意和
略显霸气的文采便荡然无存，原作的趣味性就大打折扣了。由此可见，翻译改写在忠实于源语的同时还

要坚持目的语读者的取向。恰如黄友义在论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模式时所言：“我们的读者群在哪里，

我们要出什么书，都要把握在这两方面的演变。”［３］据此来追根溯源，“熊猫丛书”不仅在国内遭到冷遇，

在西方传播的效果也并不理想，个中缘由恐怕就在于这些文本未见明显的改写，几乎以其原貌出现于译

作之中，与西方主流文化不太兼容也就不足为奇了［４］。

与人名互译相类似的，还有对书名的翻译改写。众所周知，米兰？昆德拉（ＭｉｌａｎＫｕｎｄｅｒａ）享誉全
球，书迷遍布全世界。他的小说也为华语界所熟知，作家韩少功和他姐姐韩刚合作翻译的《生命中不能

承受之轻》，所依据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克尔·亨利·海姆教授（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ｅｎｒｙＨｅｉｍ）从捷克
语翻译成英文版的 ＴｈｅＵｎｂｅａｒａｂｌｅＬ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ｏｆＢｅｉｎｇ，该译著在“出版后的三四年里就发行了十几万
册”［５］。而昆德拉本人似乎更推崇法文版的 ＴｈｅＵｎｂｅａｒａｂｌｅＬ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ｏｆＢｅｉｎｇ，他直接参与了法文版的
修订，并认为“法文本与原文具有同等的真实性”。２００２年首次获得昆德拉授权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约
请到翻译家许钧教授重译这部名著。２００３年７月该法文版的译著正式出版，书名则改写成了《不能承
受的生命之轻》。

相对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翻译改写后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似乎更忠实于原著原义和原

有的风味，主题也更聚焦于“生命之轻”，从而揭开生命之窗。“２０年来，在中国，没有哪部作品能像这
部小说一样具有如此之多的理解，哲学家读到的是哲学思想，文学家看到的是小说叙述结构的革命，搞

电影的又认为它的画面感很突出，而比较文学专家又觉得它的诗意和哲理相结合，是情感与心灵的辉

映。”［６］由作家笔下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到翻译家心目中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改写和变通

之间既像昆德拉所期望的那样保留了法文版原著的特质，又给不同的华语读者以不同的“昆德拉”，同

样深受目的语读者的青睐。所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首印１５万册以后，一印再印，达３２万册，引
起了广泛关注。对此，纽约时报（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曾评论说这是２０世纪最重要的译著之一。

二　翻译改写及其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文化维的翻译改写，旨在以目的语文化为主导来更多地“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和阐释”。归根

结蒂，在几乎所有的“真正成功的翻译中，双向文化转换要比双向语言转换重要得多。”［７］

中国人看事情和想问题，总习惯于从大到小，从集体到个人，从宏观到微观，而西方人恰好相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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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加点，对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很正常的事，因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一直都是工作第一、生活第二，而欧洲

人则倾向于生活第一，工作第二；工作是为了生活，因而往往拒绝加班。跳出上述这种文化层面的藩篱

而进行必要的改写，实质上是以生态翻译学为理据的一种积极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放眼全球，

美国早有“美国梦”（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Ｄｒｅａｍ），此前也有“英国梦”、“俄国梦”和“日本梦”。虽然“美国梦”似乎
已不再那么“美”，但毕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勇于追梦圆梦，其影响犹在，时至今日还有那么多人

为之津津乐道甚至孜孜以求。按照约定俗成，人们还把“英国梦”表述成“ＢｒｉｔｉｓｈＤｒｅａｍ”，把“欧洲梦”
表述成“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ｒｅａｍ”。遵循这样的衍生机制，“中国梦”可英译成“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ｒｅａｍ”，既符合先入为
主的西方人的表达习惯，又诠释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每一位中华儿

女个人奋斗之“梦”，更是能与全世界分享之“梦”。更何况，语言的衍生终究还是系统的和有规律可

循的。

上述这种类推改写的理据，正是源于思维模式上的适应性转换，以达成英汉语言文化信息的动态对

等。再如，香港影片《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片名原来有好几种翻译，经反复推敲和改写，最后被英译

成“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ｄｙｓｓｅｙ：Ｃｉｎｄｅｒｅｌｌａ”，堪称传神之作。首先，家喻户晓的Ｃｉｎｄｅｒｅｌｌａ，出自《格林童话》，所塑
造的人物形象是外貌平平但心地善良、性格可爱的“灰姑娘”。其次，Ｏｄｙｓｓｅｙ是古希腊诗人荷马（Ｈｏ
ｍｅｒ）的一部英雄史诗，所描述的是古城特洛伊（Ｔｒｏｙ）沦陷后，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木马计”（ＴｈｅＷｏｏｄ
ｅｎＨｏｒｓｅｏｆＴｒｏｙ）的献策者奥德修斯（Ｏｄｙｓｓｅｕｓ），在海上漂流１０年之久，战胜独眼巨神，制服女巫，历经
磨难，最终回到祖国并合家团圆的漫长历程。这两个人物形象，英美观众都耳熟能详。他们一见到“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ｄｙｓｓｅｙ：Ｃｉｎｄｅｒｅｌｌａ”，瞬间便知其中的喻义———“大圣取亲”同样也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历
程”，而且借助于有关 Ｏｄｙｓｓｅｙ的历史典故和 Ｃｉｎｄｅｒｅｌｌａ的文化背景，整部影片更蒙上了一层神话色彩，
也折射出港片以票房为风向标的“无厘头”文化。与此类似的，是对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剧名的英

译，即“Ｌ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ｂｏａｎｄＺｈｕＹｉｎｇｔａｉ，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ＲｏｍｅｏａｎｄＪｕｌｉｅｔ”。透过“ＲｏｍｅｏａｎｄＪｕｌｉｅｔ”，
英美读者即便没看过该剧也能大致了解其剧情和男女主人翁。只不过，这两个故事同样都以中国文化

为背景，都特指中国版的“Ｏｄｙｓｓｅｙ”、“Ｃｉｎｄｅｒｅｌｌａ”和中国版的“ＲｏｍｅｏａｎｄＪｕｌｉｅｔ”，所以两者均加上了
“Ｃｈｉｎｅｓｅ”一词以示限定和诠释。

以上属中文片名和剧名的经典英译改写，而由“ＷａｔｅｒｌｏｏＢｒｉｄｇｅ”到《魂断蓝桥》则是英文片名的经
典汉译改写。后者源于《庄子·盗跖》中的汉语典故《尾生抱柱》：“尾生与女子期于梁（桥）下，女子不

在，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正源于此，“魂断蓝桥”便一直用来指代“情侣中一方失约而另一方殉情的

爱情悲剧”。其实，随着“ＷａｔｅｒｌｏｏＢｒｉｄｇｅ”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影迷所推崇，片名的汉译也一直处于改写
之中，并不断地得以调整和更新。最初，该片被译为《滑铁卢桥》，似乎不太得体，会让人误认为该片与

滑铁卢战役甚至还与拿破仑有关。此后不久便改译成《断桥残梦》，但最终经全国范围的征集还是再次

被改译成《魂断蓝桥》。虽然发生的时空迥异，但这两个故事的情节极为相似，极易赢得中国观众的认

同和共鸣。尤其是“ＷａｔｅｒｌｏｏＢｒｉｄｇｅ”中女主人翁玛拉对贞操的理解和美国社会的门第观念，在很大程
度上都与中国观众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心理高度相似。所以该影片拥有两三代人、数以亿万计的中国影

迷，并被国外学者视为特有的“中国现象”。个中缘由，传神的汉译特别是日臻完善的改写，真可谓功不

可没，也是生态翻译学理论在交际维上的一次生动实践和具体阐释。类似这样的文化内涵词，貌合神离

却浸润着深厚而独特的民族文化气息，翻译改写时宜像这样坚持“以我为准”的原则［８］。

此外，东西方文化心理也多有差异，各有特性。例如，《商务谈判与文化软实力》的作者，曾作为商

务部领导率团出访。当时，行程表里有“Ｈａｖｅｄｉｎｎｅｒａｔ１２：００”，英文里ｄｉｎｎｅｒ即“正餐”，指中餐或晚餐，
但按中国人的逻辑思维，请人吃饭应该在中午１２点。所以他领着同事们准时到了预定的餐厅，等了一
刻钟还没见主人来，竟认为是中国人太守时，因为有些国家比约定时间稍晚一点到场，反而是出于对主

人的敬重。比如在英国，一般应晚一刻钟至半小时，特别是到英国友人家中做客，要让主人有足够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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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做准备。所以他们接着等，等到１２∶００，再等到１∶００，主人还是没来。他们这才恍然大悟，应该是晚
上１２点请吃饭，而他们中午就去赴宴了。这是一段真人真事，如果在准备访问日程时能顾及到这一东
西方文化维上的差异，并事先改写成“Ｈａｖｅｄｉｎｎｅｒａｔ１２∶００ｐｍ”而非仅仅是“Ｈａｖｅｄｉｎｎｅｒａｔ１２∶００”，既可
避免出现上述这样的尴尬，还可体现对异域文化的洞察和对目的语读者的尊重，宾主商务活动或许更显

得温馨。所以，不同语境下不同的交际目的及其实现方式，决定着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改写，而译者在种

种改写过程中的主体性和主导作用是至为重要的。

可见，译者首先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目的语文化取向（ｔａｒｇｅ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的背后，有
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作为更高层面的文化交流和对话，翻译改写总是跨越源语文化的边界，并在另

一异域文化里呈现原作的风貌。这其中跨文化始终是关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邢厚媛副

院长，在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期间，曾碰到过在当地执教多年的中国教授。这位教授谈起了他亲身亲历的

事情：一位来留学的中国中学生发现，国外的自行车道只有大概一尺宽。他歪歪扭扭地骑着车，一不小

心被人家的车给刮蹭了。摔倒之后那司机并没逃逸，而是摇下车窗、迈出一条腿，冲着这个中国留学生

问“Ｈｏｗａｒｅｙｏｕ”，我们这个孩子脱口而出“Ｉ’ｍｆｉｎｅ．Ｔｈａｎｋｓ”。我们在学校的第一堂英语课所学的和所
练的都是“Ｈｏｗａｒｅｙｏｕ？Ｉ’ｍｆｉｎｅ．Ｔｈａｎｋｓ”。可现在场景不对，这位留学生摔坏了腿。该司机见他没事
便上了车、走人了，可这个中国留学生正龇牙咧嘴地躺在路旁［９］。显然，这是书本所学跟地道的国外交

际相脱节所导致的。在当下跨文化交际的国际舞台上，仅仅语法正确是远远不够的。具体的语境变了，

也必须主动及时做些“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否则还那样生搬硬套，就难以跨越语言的屏障和文

化的隔膜，在“适者生存”和“汰弱留强”等自然法则的视阈下也只有望洋兴叹了。

三　翻译改写及其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交际维的改写，旨在格外“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以力求“整合适应选择度”更高

的翻译效果。中国旅美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教授曾高度评价张爱玲和钱钟书，并帮助他们声名远播。尤

其是张爱玲，可以算得上一位双语作家和翻译家，夏教授坦言不敢擅自改动其英译 。她写于１９４３年的
《金锁记》，深得翻译家傅雷的认可，夏教授更觉得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之一。也许正

因为如此看好它，１９６８年夏他校阅张爱玲英译的《金锁记》，才亲自操刀并着力进行了必要的改写。经
夏教授润色和打磨之后，张爱玲自译的《金锁记》语义蕴含上更为明了，语言表达上更为自然，语气上更

为贴切，确实是锦上添花之笔，更是在交际层面上的一次主动的调适和恰当的优化。试举一例：

例（１）原文：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的衣服与移动着的脚，
女人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身边的阑干，阑干把他们与众人

分开。

张爱玲自译：Ｔｈｅｔｗｏｏｆｔｈｅｍｗａｌｋｅｄｓｉｄｅｂｙｓｉｄｅｉｎｔｈｅｐａｒｋｉｎｔｈｅａｕｔｕｍｎｓｕｎｔａｌｋｉｎｇｖｅｒｙ
ｌｉｔｔｌｅ，ｅａｃｈｗｉｔｈａｂｉｔ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ｃｌｏｔｈｅｓａｎｄｍｏｖｉｎｇｆｅｅｔａｔｔｈｅｃｏｒｎｅｒｏｆｔｈｅｅｙ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ｒａ
ｇｒａｎｃｅｏｆｗｏｍｅｎ’ｓｆａｃｅｐｏｗｄｅｒａｎｄｍｅｎ’ｓ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ｍｅｌｌ，ｔｈｉｓｓｉｍｐｌｅａｎｄｌｏ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ｒａｉｌｉｎｇｓａｌｏｎｇｓｉｄｅｔｈａｔ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ｒｏｗｄ．

夏志清改译：Ｔｈｅｔｗｏｏｆｔｈｅｍｗａｌｋｅｄｓｉｄｅｂｙｓｉｄｅｉｎｔｈｅｐａｒｋｉｎｔｈｅａｕｔｕｍｎｓｕｎ，ｔａｌｋｉｎｇｖｅｒｙ
ｌｉｔｔｌｅ，ｅａｃｈｃｏｎ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ａｐａｒｔｉａｌ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ｃｌｏｔｈｅｓａｎｄｍｏｖｉｎｇｆｅｅｔ．Ｔｈｅ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ｏｆｈｅｒ
ｆａｃｅｐｏｗｄｅｒ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ｍｅｌｌｓｅｒｖｅｄａｓ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ｒａｉｌｉｎｇｓａｌｏｎｇｓｉｄｅｔｈａｔ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ｔｈｅｍｆｒｏｍｔｈｅ
ｃｒｏｗｄ．
稍加比对即可发现，在语用含义上，只有在读了夏教授的改译之后，原文的话语意图才更加易懂明

了。把“ａｔｔｈｅｃｏｒｎｅｒｏｆｔｈｅｅｙｅｓ”改写成“ａｐａｒｔｉａｌｖｉｅｗｏｆ”，变静态的“眼角”（ｃｏｒｎｅｒ）为动态的“视域之
所及”（ｖｉｅｗ）。变泛指的“ｗｏｍｅｎ’ｓｆａｃｅｐｏｗｄｅｒａｎｄｍｅｎ’ｓ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ｍｅｌｌ”为所指对象更为具体和细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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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ｒｆａｃｅｐｏｗｄｅｒ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ｍｅｌｌ”，即“粉香”和“烟味”分别是男女主人翁各自散发出来的。再添
加“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来明确“抽象的阑干”之寓意———“这种简单而可爱的印象”（ｈｉｓｓｉｍｐｌｅａｎｄｌｏ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不仅仅只指“粉香”和“烟味”，而且“衣服和移动着的脚”（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ｃｌｏｔｈｅｓａｎｄｍｏｖｉｎｇｆｅｅｔ）也是
其应有之义。这些改动和转换，更原汁原味地再现了原作的语义和意境。

再看在语言节奏上，夏教授校阅和改写之后，似更接近于原文原貌：原作中本来就有逗号，语速也不

急不慢，整体语感较为舒缓。所以，夏教授改译时才变原译的一句为两句，还在第一句中添加了逗号将

分词结构“ｔａｌｋｉｎｇｖｅｒｙｌｉｔｔｌｅ”隔开，在第二句也添加了动词词组“ｓｅｒｖｅａｓ”，从而让西方读者读起来节拍
上更流畅，主谓结构更清晰，言语所指更精准。最为画龙点睛的，是夏教授在整体篇幅锐减的情况下还

不惜添加了“ｃｏｎｔｅｎｔ”一词，从而让整个语篇的功能意义更为妥贴和真切：热恋中的男女肩并着肩，缓步
行走在公园中，虽不怎么言语却彼此感受着对方，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心满意足的”呢？此情此景，确

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效。可以说，这是夏教授在校阅时从特有的生态学视角着笔的成功改写。

其实，像这样囿于原文及其细节而不太关注读者的接受心理的现象，在张爱玲自译的《金锁记》里

不乏其例。夏教授的翻译改写，不仅更有效地阐释了原作的交际意图，而且译文的表达形式更加地鲜活

生动，更易于为英美读者所接受，这恰恰弥补了张爱玲在这方面的欠缺。虽然张爱玲在美国生活多年，

但一直孤芳独处，没能真正地融入英美主流文化，甚至还不太了解时下流行的惯用表达。“张爱玲的英

文，自修得来。这一体裁的英文是‘秀才英文’（ｂｏｏｋｉｓｈＥｎｇｌｉｓｈ）”，有时“太一板一眼了”［１０］１２３，难免会
让不太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英美读者感到有些茫然。例如：

例（２）原文：“……现放着云妹妹在这儿呢，待会儿老太太跟着一告诉，管叫你吃不了兜
着走！”

张爱玲自译：“…ｓｔｉｌｌＳｉｓｔｅｒＹｕｎ’ｓｈｅｒｅ．ＩｆｓｈｅｔｅｌｌｓＯｌｄＭｉｓｔｒｅｓｓｌａｔｅｒ，ｙｏｕ’ｌｌｇｅｔｍｏｒｅｔｈａｔｙｏｕ
ｂａｒｇａｉｎｅｄｆｏｒ．”

夏志清改译：“…ｓｔｉｌｌＳｉｓｔｅｒＹｕｎ’ｓｈｅｒｅ．ＩｆｓｈｅｔｅｌｌｓＯｌｄＭｉｓｔｒｅｓｓｌａｔｅｒ，ｙｏｕ’ｌｌｂｅｓｏｒｒｙｆｏｒｉｔ．”
该语境上下文里，俗语“吃不了兜着走”，在张爱玲自译时被字比句对地表述成“ｙｏｕ’ｌｌｇｅｔｍｏｒｅｔｈａｔ

ｙｏｕｂａｒｇａｉｎｅｄｆｏｒ”，看似忠实于原文，亦步亦趋地追逐着源语文化，但字里行间所传递给英文读者的是
“你得到的将远比你想要的要多”，丝毫没有原文里的“警告”或“威胁”之意味，谈不上给读者以活力和

灵动，更缺乏原作的文采（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ｆｌａｉｒ），从而大大折损了应有的交际效果。对此，夏教授根据题旨情境
做了适当的弥补和转换，并改写成“ｙｏｕ’ｌｌｂｅｓｏｒｒｙｆｏｒｉｔ”或“ｙｏｕ’ｌｌｈａｖｅｔｏｆａｃｅｔｈｅｍｕｓｉｃ”，以尽可能贴
近英美文化及其交际方式和语言习惯，最终提升了交际维上的“整合适应性选择度”。

例（３）原文：凤姐听了，眼圈儿红了一会儿，方说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点
年纪，倘或因这病上有个长短，人生在世，还有什么趣儿呢！”

霍克斯英译：Ｘｉｆｅｎｇ’ｓｅｙｅｓｂｅｃａｍｅｍｏｉ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ａｍｏｍｅｎｔｓｈｅｗａｓｔｏｏ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ｔｏｓｐｅａｋ．“Ｉ
ｋｎｏｗ‘ｔｈ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ｌｉｆｅａｒｅｂｏｔｈ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ｓｈｅｓａｉｄａｔｌａｓｔ，“ｂｕｔｓｈｅ’ｓｏｎｌｙａｃｈｉｌｄ
ｓｔｉｌｌ．Ｉｆ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ｐｐｅｎｔｏｈｅｒ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ｉｓｉｌｌｎｅｓｓ，Ｉｔｈｉｎｋａｌｌｔｈｅｆｕｎｗｏｕｌｄｇｏｏｕｔｏｆ
ｌｉｆｅ．”
这儿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同样是个妇孺皆知的俗语，但经霍克斯之灵心妙手，则言

简意赅地译成了“ｔｈ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ｌｉｆｅａｒｅｂｏｔｈ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而没有太多地拘泥于字面上的理
解。借助于特定的前言后语，既阐释出应有的语言文化意蕴，又合乎英美读者的表达习惯，语言地道简

洁，读起来更是朗朗上口，实属基于生态翻译学视角的一种适应性选择和优化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翻译改写之要义，“可将异质与不同，改变为熟悉和可理解的”［１１］，从而最大限度地

寻求交际层面上的双向动态对等。尤其是中国文学的英译，往往被赋予了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人们总

期盼着更多的中国文化元素能原生态地“走出去”。这一点，包括葛浩文（ＨｏｗａｒｄＧｏｌｄｂｌａｔｔ）在内的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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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译介莫言等作家的作品过程中一直都在孜孜以求，并全力让中国文学披上当代英美文学的色

彩。葛浩文从１９８８年开始跟莫言合作以来，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超过１００封，电话更是不计其数，都是
为了吃透吃准原作的意思，“更要首先考虑到语义信息的有效传递，又要充分顾及交际活动所处的情景

上下文。”［１２］归根结蒂，改写是以传情和达意为宗旨来努力增强阅读的趣味，但不能背离原作的主题、主

线和情景等。所以，葛浩文等大家在归化翻译分寸的把控方面也同样地用心，时刻都在琢磨英美读者的

口味和心理：“作者是为中国人写作，而我是为外国人翻译。翻译是个重新写作的过程。”［１３］这正是他

与林丽君教授（ＳｙｌｖｉａＬｉ－ｃｈｕｎＬｉｎ）这一中西合璧的翻译“梦之队”最吸引人眼球之处。事实上，经他们
合作改写的译作，具有难以比拟的可读性和灵动性，并在西方拥有相对稳定的读者群。“如果译出国门

的作品没有人愿意读，不能吸引更多的西方读者，那么，即便是走出了国门，也走不进市场，更无法走进

西方读者的眼中和心中。”［１４］相对而言，为追逐译文的可读性而改头换面或大量地删减字句、片段和段

落等，属文化简约主义的手法，在跨文化交流的层面上也有悖于生态理性。从这一角度分析，阿瑟·韦

利（ＡｒｔｈｕｒＤａｖｉｄＷａｌｅｙ）英译《西游记》颇受质疑，对所有的“文化专有项”（ｅｘｏｔｉｃｉｓｍ）一律连删带改，甚
至连书名也改写成《猴子》，另加副标题《中国的民俗小说》，这种以牺牲真实性为代价的可读性，相对于

自然生态原理同样也是不合时宜的。

作为客观的语言文化现象，翻译改写一直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出去”进程中一以贯之并行之

有效的模式，旨在更忠实地呈现源语的文化特质同时又保持译语的流畅，并助推着全球多元文化的建

构。生态翻译学从翻译生态环境的视角赋予改写以应有的解释力，其理据也绝不囿于上述的语言维、文

化维和交际维及其语义信息的传递。翻译改写同样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任何翻译活动都是一种形式

的改写，都是为了跨文化交流的最终效果，这是当下翻译行为的文化解读，更应以自然生态的态度对

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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